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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她的病因是什么呢

卡斯泰尔夫人说：“是的。可怕的消息。
怎么，福尔摩斯先生出去了吗？”“您没有听
说吗？您没有看报纸吗？”她摇了摇头。“我
对新闻不感兴趣。我丈夫也不鼓励我看报。”

我考虑把刚才读的那篇报道拿给她看，
随即否定了这种想法。“恐怕福尔摩斯先生
身体欠安，”我说，“很可能要过一阵
才能恢复。”
“那就没有希望了。我没有别人

可以求助。”她垂下了头，“埃德蒙不
知道我今天上这儿来。实际上，他强
烈反对我这么做。但我向您发誓，华
生医生，我会发疯的。这个噩梦难道
就没有结束的时候吗？它突然降临，
要摧毁我们所有人的生活。”

她又哭了起来。我无助地坐在
一旁，最后她的眼泪终于止住了。
“如果您把到这里来的原因告诉我，
也许会有点帮助。”我提议道。
“我会告诉您的。您真的能帮助

我吗？”她的表情突然雨过天晴，“当
然！您是一位医生！我们已经见过医生了。许
多医生在家里来来去去。但也许您与众不
同，您会理解的。”
“您丈夫病了吗？”“不是我丈夫，是我的大

姑子伊莱扎。您还记得她吧？您第一次见到她
时，她就在抱怨头疼，身上这里疼那里疼。从那
以后，她的病情突然恶化了。现在埃德蒙认为
她可能快要死了，谁也想不出任何办法。”
“您为什么认为在这里能找到帮助呢？”
卡斯泰尔夫人在椅子里坐直身子。她擦

干眼泪。“我和我的大姑子之间没有感情。”
她说，“从一开始，她就认为我是个投机分
子，在她弟弟处于最低潮时伸出爪子捕捉
他，认为我是个为钱结婚的女人，只贪图她
弟弟的财富。她忘记了我来到这个国家时自
己也带着许多钱；忘记了在‘卡塔卢尼亚号’
上，是我无微不至地照料她弟弟，使他恢复
了健康。其实不管我是谁，她和她母亲都会
恨我，永远不会给我机会。伊莱扎甚至把她
母亲的死怪罪到我头上。您能相信吗？本来
是个不幸的家庭事故———屋里煤气炉的火
焰被吹灭了———居然在她脑子里成了故意
自杀，似乎老太太宁死也不愿看到我成为家
里新的女主人。从某种程度上说，她们俩都

疯了。我不敢对埃德蒙这么说，但这是千真万
确的。她们为什么不肯接受埃德蒙爱我这个事
实，为我们俩感到高兴呢？”“这次新的病情
……”“伊莱扎认为有人投毒害她，更糟糕的是
她一口咬定是我干的。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得出
这个结论的。毫无疑问，完全是疯了！”
“您丈夫知道吗？”“当然知道。伊莱扎指

责我的时候，我跟他们一起在房间
里。可怜的埃德蒙！我从没见过他
那样困惑。他不知道该怎么回
答———如果跟我站在一边反对伊
莱扎，天知道会对伊莱扎的精神状
况造成什么影响。埃德蒙左右为
难。后来我们俩单独在一起时，他
立刻冲到我身边，请求我的原谅。
伊莱扎病了，这是毫无疑问的。埃
德蒙认为她的幻觉也是症状之一，
也许他说得有道理。尽管如此，对
我来说事情变得几乎难以忍受。现
在她所有的食物都在厨房单独准
备，由柯比直接送到楼上她的房
间，并且要柯比确保这些食物一刻

也没离开他的视线。埃德蒙甚至跟她在一个
碗里吃饭。已经一个星期了，埃德蒙吃了伊
莱扎吃过的所有东西，依然非常健康，而伊
莱扎却病得越来越厉害。如果是我给她的食
物里添加了致命的毒药，为什么只有她受到
影响，这实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那些医生认为她的病因是什么呢？”
“他们都很困惑。起初以为是糖尿病，后

来又说是败血症。现在他们往最坏的方面
想，正在按霍乱给她治疗。”她低下头，当她
把头重新抬起时，眼睛里已经噙满泪水。“华
生医生，我要告诉您一件可怕的事情。其实
我心里隐约巴不得她死掉。如果伊莱扎死
了，至少我和埃德蒙就能平静地生活了。伊
莱扎似乎打定主意要把我们拆散。”

“您愿意我跟您一起去一趟温布尔顿
吗？”我问。“真的吗？”她的眼睛一亮，“埃德
蒙不愿意我来见福尔摩斯，在他看来，他跟
您朋友的交易已经结束。那个从波士顿过来
跟踪他的男人已死，似乎没有什么更多的事
情要做了。如果我们把一位侦探带到家里，
他担心会让伊莱扎相信她是对的。”
“那么您认为……”“我希望福尔摩斯先

生证明我是清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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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证实了胡雪林的判断

有一段时间，也总共只有 !"多天时间，
镇江发生了 #"多起小轿车和摩托车车内物
品被盗案件。在如此短暂时间发生这么多作
案手段类型相似的案件，极为罕见。

丹阳界牌镇一老板轿车后备箱内，一只
存放了 $%万元现金的包不翼而飞了；在丹
阳市区，一位女老板停车临时办事，不到一
小时，回来发现副驾驶位上装了 %万元现金
的拎包，连同后座上三台笔记本电脑，全都
被偷了。前右侧车窗玻璃被砸碎了。但周围
人都说，没有听到有人砸玻璃的声音；还有
瓜洲一家工厂的出纳，骑摩托到不远的农业
银行取了 $&"""块钱，装在一只纸袋里。纸
袋锁在摩托车后备箱里。她把摩托停在厂门
边，进厂里叫人来取工资款，进去不到一刻
钟时间，厂里人跟她到厂门口取款时，后备
箱锁已被撬开，钱袋没了……警方接连接到
报警，却苦苦寻找不到贼影。

市局把有关案情通报给胡雪林，让他重
点侦查一下类似的车辆物品被盗的作案线
索。那时胡雪林还没有配车，除了靠两只脚
板溜马路，就是骑着自行车到处兜。这天，他
和一位徒弟在大润发商场修自行车的摊头
边，给自行车打气。发现两个哑巴打着手势，
向摊主买了两根自行车轮上用的钢丝。胡雪
林问徒弟：“你看他们买钢丝干什么？”徒弟
答：“用来装在自行车上吧？”胡雪林摇摇头：
“不大可能吧？要知道自己动手往自行车轮
毂里装钢丝很麻烦，要把轮子卸下来，还得
拆轮胎，弄得两手油污。一般人不会为了省
几个钱干这个。”
“那是用来干什么呢？”
“我看他们是用来做成钩子，用于从车

窗玻璃缝隙插进去偷东西，还有用来开车
锁。”（那时买私家轿车的人刚刚多起来，汽
车品种比较单一，街上跑的基本都是普桑。
那辰光开普桑在人们眼中，不亚于今天开宝
马跑车，都是中国改革开放后首先富起来的
一批人。那时普桑门锁的构造简单，稍有点

技术就可以打开）。徒弟听了胡雪林的
判断，有点将信将疑。
“跟上他们！”
胡雪林和徒弟骑自行车远远地跟

在这两个买钢丝的哑巴后边。到了京几
路，哑巴拐进了小巷里一间出租屋。一

了解，这间出租屋里居然住了 &个哑巴，他们
群居在一起干什么？后来的事实证实了胡雪
林的判断：这是一个专事偷窃的团伙。每天，
这 &个人中，有 '个人出去作案，有 (人在家
留守，负责买菜烧饭等后勤保障工作。

连续跟踪了几天，终于发现其中两人对
停在移动公司一家门店不远处的一辆越野
车下手了。他们用衣服包裹着石头，使劲向
车窗砸去。这样，听不到玻璃的碎裂声，车窗
就被砸开了。两人从车内取出一台笔记本电
脑和一只名牌手机。刚刚把东西从车内取
出，两人的手腕就被“老虎钳”似的大手“钳”
住。随之锃亮的手铐把两人铐到了一起。将
这两人关进派出所后，胡雪林和几个便衣警
察就到哑巴偷窃团伙居住的出租屋边守候。
待到外出“猎食”者陆续归巢，他们冲进去，
将他们全部擒获。审讯结果表明，#"多起车
内偷窃案皆是这伙哑偷所为。他们或用钢丝
开锁，或用包上衣服的石头砸窗。年龄皆 !"

余岁，来自山西、四川、苏北多个地方，为了
一个共同的“事业”汇集到一起。

在上世纪 )"年代，如果你有一万元的
积蓄，其价值大概不亚于今天的 '"万吧？那
个年代，“万元户”曾是一个拥有超常财富的
标志性称号。因此，当赵女士发现包内一万
元突然被偷时，对她的精神打击有多大是可
想而知的。她的神经几乎就要彻底崩溃了。

要知道，这一万元对她来说来得是多么
不容易。是她靠开一家小杂货店，每天赚点
小钱，一点一点积攒起来的，是她数年辛劳
的血汗钱。最重要的是儿子新婚在即，老公
单位分了一套两居室的新房，这钱从银行取
出来，准备用于装修新房，给儿子结婚用。这
钱一下子没了，到哪里再去筹钱为儿子装修
新房？*+多岁的赵女士连日愁眉紧锁、不思
茶饭、整夜困不着觉……

那天她带着存款折，到大市口的工商银
行把钱取出来，放在背包里。那时人民币的
面值最大的只有 ,"元，一万元人民币一扎
一扎的有厚厚一叠呢。


